
意大利山庄的早晨

（水彩）
陈幸平

“文
汇
笔
会
”

微
信
二
维
码

12 主编/周毅 副主编/舒明
首席编辑/潘向黎 ｗｈｂｈｂ@whb.cn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五

笔会

山
的
意
念

任
林
举

云雾弥漫的早晨， 我站在长坪沟

的谷底， 无望地望向斯古拉山的方向。
在 嘉 绒 藏 区 ， 也 许 ， 一 切 都 是

要讲缘分的 ， 但 我 却 不 知 道 一 个 人

与一座山要有 多 大 的 缘 分 ， 才 能 让

如重重帘幕的 雾 霭 在 短 时 间 内 为 我

散去。
我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之一， 仅凭

我蝼蚁般微弱的气场， 如何能够感动

一座巍巍的圣山？ 久久的期盼如何？
深深的心仪如何？ 几千或几万里的跋

涉又如何 ？ 除 非 我 也 是 一 座 山 ， 或

者， 除非我也能以一座山的方式……
然而， 让人惊喜的一幕， 就在我

暗 自 思 量 之 际 突 然 显 现———重 帘 飞

卷 ， 云开雾散 ， 从 轻 纱 般 残 雾 的 后

边， 斯古拉圣山缓缓露出她美丽、 明

艳、 灿烂的容颜。
这就是人们俗称的四姑娘山。
虽然， 我在内心里虔诚地仰慕着

她的神秘和圣洁， 不忍将一个俗艳的

名头加给她， 但更不忍舍弃的， 却是

这世俗之名所承载的暖意和亲切。 那

就顺随众生， 也叫她 “四姑娘” 吧！
我将以人类的名义， 但以山的方式去

感悟、 理解这座圣山。
无 奈 ， 人 总 是 有 人 的 框 范 与 局

限。 说是看山， 双脚却无法径直向山

而去， 而是要沿着某一条规定的路线

和规定的 “点儿” 一站站走———喇嘛

寺 、 枯树滩 、 龙 洞 、 沙 棘 林 、 甘 海

子、 两河口、 木骡子……但我的一颗

放不下的心和无法收束的目光， 却始

终难以离开那座在流云里忽隐忽现的

雪峰。
就这样， 踟蹰行至一片山间平台

时 ， 忽然就没 有 了 山 体 和 树 木 的 阻

挡。 抬头， 忽觉雪峰迎面而立， 仿佛

近在咫尺， 只可惜这时恰有一片洁白

的云朵挡住了 “四姑娘” 的面容。 依

目力和常识直观判断， 那云正在以很

快的速度流动， 也许不出几分钟就会

从雪峰飘过。 于是， 我决定停下来，
等那片流云过 去 ， 以 期 一 睹 “四 姑

娘” 清晰的全貌。
十 五 分 钟 过 去 ， 云 似 乎 即 将 飘

散， 雪峰的左侧已经隐隐地露出了轮

廓……
三十分钟过去， 云不但没有散去

或飘走， 反而比先前更加浓重。 真是

奇怪， 世间哪有流而不尽的流云呢？
难道说那流不尽的云是从雪峰下的石

缝里钻出来的吗？
一个小时过去， 我终于明白， 雪

峰上那流不尽的云并不是从石缝里钻

出来的 ， 而是 从 雪 的 缝 隙 里 钻 出 来

的。 因为阳光的照耀， 雪峰上的雪大

量融化 ， 才蒸 发 成 水 汽 ， 演 绎 为 流

云。 也就是说， 不但山间的溪流、 海

子与河水来自雪峰， 就连那滔滔不尽

的白云， 也发自雪峰。 同源而形态不

同， 向上为云， 向下为水。
渐行渐远， 渐行渐深， 我渐渐领

悟到， 山间一切品类的生发， 也许并

不是缘自地， 而是缘自高处的天。 而

天 ， 却把天意 凝 结 于 那 既 坚 硬 又 柔

软、 既冰冷也温暖的雪峰， 以及由这

雪山所蕴、 所育、 所酿、 所生的云水

之间。
想雪山上当初的那滴水， 用佛教

的术语描述， 不过也就是微微一念。
但只因为这一念指向了低处， 指向了

大地， 遇到了泥土， 一个简单的念想

就逐渐变得成熟、 复杂， 以致浩浩繁

繁、 不同寻常。
按照人的逻辑推测， 山的最初一

念， 一定不是凌厉而又无声的， 最多

也就是以滴滴答答的方式向下， 实施

着渗透或滋润。 而念头， 只有经过夜

以继日的交织和积累， 才能变成了某

种念想， 也才有后来的涓涓细流。 念

想， 一旦多了起来， 并经过长期的酝

酿， 自然又要变成了大胆或复杂的想

法以至于思想。 于是， 众水纷流， 或

温文尔雅 ， 或 悄 然 无 声 ， 或 暗 度 陈

仓， 或欢呼跳跃， 终于勇往直前———
就算遇有深渊和悬崖也会不惜纵身一

跳， 大不了跌倒爬起， 抛却飞瀑的虚

名， 重生为另一条全新的河流。
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意念和思想，

纷繁莫测，难以尽言，终赋成有形有态

的物类，或江河，或湖泊，或沼泽……
进而有草木因水而生而葳蕤蓬勃，沙

棘、岩柳、红杉树等等，错落交织，如伞

如盖，把山体严严地遮掩；又有诸般生

灵因草木的兴盛而兴盛起来，熊猫、雪
豹、岩羊、藏马鸡等等，往来穿梭，繁衍

生息，演绎着生死轮回的景象与故事。
依此山盎然的生机和完美的生态

推断， 其背后不仅仅藏着某种意念和

匠心， 而且还将有更加深厚的情感和

精奥的思想。 如果论爱， 确切的描述

本应是广阔无边。 山中万物， 从数日

内就完成了一次生死轮回的菌类， 到

可以千年伫立不倒的杉、 柏、 古乔，
从根植泥土的 植 物 到 有 血 有 肉 的 动

物， 哪一样不是在承受着 “四姑娘”
水脉和雨露的恩泽， 接受着她意味深

长的祝愿！ 山间那些无处不在的沙棘

树， 都已经活过了几百年了， 依旧气

旺、 形盛、 精神抖擞， 还能结出色泽

黄艳、 酸甜可口的沙棘果， 想必就在

与 “四姑娘” 年深月久的对望中得到

感应， 生命里便注满了山的意志、 山

的性情和山的品格。 放眼苍苍茫茫的

山系， 仿佛一切都不出 “四姑娘” 的

意念所及和爱之所覆。
后来， 我就到了山下那片著名的

枯树滩， 但见成片缺枝无叶早已经失

去了生命特征的四川红杉兀立水中。
枯树的倒影投 射 到 平 展 如 镜 的 水 面

上， 凄然而静美， 如同一颗不言放弃

的心， 在苦守着往昔的生机、 荣华与

记忆。 这景象， 首先让我想到的是这

些树木的死因， 是谁或什么置它们于

不可逆转的死地？
想来想去， 仍然是那些曾给了它

们恩泽和生命的水， 那些时至今日仍

不肯撤去淫漫如爱的水， 那也滋养，
也成全， 也扼杀的水。 如果说， 水是

山的意念和情感， 那么山也有昏聩和

软弱的时候吗 ？ 山 也 会 犯 下 人 类 经

常 犯 下 的 过 错 吗 ？ 如 果 此 山 圣 明 ，
或许这就是专 门 为 了 警 醒 山 中 生 灵

和来此一游的人 类 而 刻 意 布 设 的 一

“局” 呢！
继续走向山谷深处， 脚下的那道

无名的河水， 似乎声势又进一步浩大

起来， 清澈的水流以一去不返的果决

飞速前行， 与石质的河床相互摩擦，
发出厚重、 低沉的轰鸣。 我望着河谷

中悠悠而逝的流水， 猜想着它们的去

处。 我只知道再向前又有一条比眼前

这河更加宽广、 浩大的河流， 称作岷

江， 但却不知道这个山系有多少这样

的河流要汇入岷江， 更不知道它们为

什么要离开这安适、 青葱的家园， 向

不知所终的远方进发。
岷江， 一旦聚集众流而举义， 便

如任性的野马 ， 只 知 浩 浩 荡 荡 地 奔

腾， 哪里还顾及得了两岸的景色！ 一

派急如星火、 不舍昼夜和庄严神圣的

势头， 是有什么不可耽搁的使命在催

促着它吗？ 千百年来， 人们只是站在

河的起点猜测着， 等待着， 却始终没

有任何消息从河水流去的远方反馈回

来。 而四姑娘山下的纷纭众水， 就那

么面无表情地抛下莫名其妙的人类，
有去无回地继续流逝， 一直流向幽幽

的时间深处。
其 实 ， 以 人 类 有 限 的 生 命 和 智

慧， 终究还是看不准、 猜不透山的意

念和心思的 。 有 时 我 们 以 为 我 们 懂

了， 其实不过是仅仅懂了我们自己。
自己将自己心中的块垒化开之后， 我

们就兴高采烈地继续前行， 赶着自己

的路程， 想着自己的事情。
傍晚时分， 云雾散尽， 四姑娘山

再一次裸露出她洁白的雪峰。 雪峰背

后， 是广阔无际、 深不见底的蓝色的

天空。 望着那神明一样的山峰， 我的

心充满着莫名的欣喜和感动， 我自以

为从此与这座滋养苍生、 开启心智的

山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尽管知道缘深

缘浅总有不同 层 次 ， 见 与 不 见 是 一

层， 识与不识是一层， 懂与不懂是一

层， 爱与不爱又是一层； 尽管我也知

道爱一座山和爱一个人一样， 有一些

感觉是不敢轻易说破的， 一旦缘分未

到 ， 说破 ， 便 破 坏 了 那 种 美 好 的 感

觉， 仰慕反成亵渎； 但我还是在内心

里一遍遍鼓励着自己———此缘深厚，
可在余生里念及、 珍重和铭记！

那些天， 因为持续的高原反应，
终夜难有踏实的睡眠。 睡与醒， 梦境

与现实， 经常相互交错， 没有清晰的

边界。 那晚， 朦胧中就突然看见四姑

娘山化作了素颜紫衣、 裙袂飘飞的仙

女， 分花拂柳， 一路向我走来……但

这过程还没有 彻 底 完 成 ， 又 重 回 起

点 ， 再来一次 ， 一 遍 遍 ， 重 复 复 重

复， 像一个不断回放的电影片断， 也

像某个令人绝望的隐喻……于是， 我

在一种欣喜和郁闷交织的情绪中彻底

醒来。
醒来， 听窗外的河水以一种近乎

永恒的节奏、 势无消减的激情哗啦啦

地奔流， 像一路的呼喊， 像大声的歌

唱。 那湍急而又清澈的小河， 我虽然

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但我却知道她

是从四姑娘山而来 。 于 是 ， 我 又 想

起 了 那 个 一 直 没 有 想 明 白 的 老 问

题———不 停 流 淌 的 河 水 ， 在 执 着 地

抒发或表达着 什 么 ？ 山 ， 究 竟 在 想

什么？

从花变成大海
艾 平

在那个忘却一切的瞬间， 由于两个

相遇的 X 染色体产生了你， 决定了你参

与这个世界的方式是女性的。 你安然地

在梦中一次次呈现笑靥， 花瓣一般的肢

体散发着来自母体深处的温暖和芳香。
一枚青涩的嫩杏、 一簇嫣然的花朵、

一株坚毅的大树、 一个丰富的大海， 这

就是你———女性， 伟大的生命历程。
你是带着一大笔财富来到人间的，

那就是女婴前额叶皮层精巧的结构和两

个大脑半球间的卓越结缔组织， 还有卵

巢里所储备的 4 亿个卵子。 因此， 你在

婴儿时代能够先于男婴听懂母亲的心音

和话语， 你的眼睛最先学会跟随母亲的

手势移动， 乃至长大成人， 你始终具有

直觉灵敏、 伶牙俐齿、 情感细腻的本性。
你的童年， 像一枚青青的杏子， 满

怀着醇化前的酸涩和固执。 你可以昏天

黑地跟着男孩子野疯野跑， 弄得一身尘

土， 两手乌黑， 忽而你又是一副公主的

派头， 骑在爸爸的肩头， 拒绝妈妈伸过

来的双手， 大声地嚷着： “爸爸， 我要

和你结婚!” 到了初潮来临的时候， 妈妈

俯在你的耳旁说： “这是咱们两个人的

秘密。” 你点点头， 却在一片懵懂之中。
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你的身

材开始变得苗条又丰满， 你的胸前悄然

隆起一双秀峰， 髋部开始发育宽大， 声

音变成夜莺， 皮肤凝脂般洁白高贵。 巧

笑倩兮， 美目盼兮， 翩若惊鸿， 婉若游

龙。 你走到任何地方， 都是一道最为抢

眼的风景。 一个古希腊美女可以成为一

场战争的缘由； 绿茵场上的球员， 可以

在你的欢叫声中激情亢奋， 斗志倍增。
身体是生命的代言人， 更是文化的

代言人。 在漫长的母系社会因劳动分工

而解体之后， 男性权力话语成为世界的

主宰。 果然在男性千万年的期望中， 女

性的身体渐渐变得柔弱， 思想变得柔弱，
最终成为与男性完全相反的文化符号。

于是就有了女人如花的比喻， 就有

了年年岁岁人不同的花， 有了花开堪折

直须折的花、 零落成泥碾作尘的花。 而

承担酋长重任和母亲天职的女祖先所储

存的进化之果———直觉把握 （来自采集

和狩猎的需要） 与高瞻远瞩 （来自养育

儿女和种植的需要）， 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 （来自保护儿孙的需要）， 都被现实

的文化覆盖在历史的底层。
在女子能撑起半个世界的时代， 政

治化的希拉里照样要失去大把女选民的

选票， 卓越的默克尔、 拉加德乃至特蕾

莎则往往被认为无性， 而法国总统马克

龙和他的妻子成了逆天行道的代名词，
人们总是觉得那份经久的爱情不能太久。

世风之下的民间的价值观， 能靠颜

值 ， 还拼什么实力 ， 学得好不 如 嫁 得

好。 云想衣裳花想容， 无数穿金戴银的

女子事实上穷得只剩下了男人。
“美女” 时不时地成了 “经济” 的

定语， 美容美体美发业成了时代的宠儿，
原本天然的你， 却每每对镜自扪———你

离范冰冰章子怡们到底有多远?
你只有在成为母亲之后， 才能心静

如水大智大勇。 如果第一次突如其来的

胎动， 给你的仅仅是一种惊喜， 那么婴

儿对母乳的第一次吸吮， 会使你的快乐

达到高峰。 女人自此， 生命变得绵长丰

厚， 你体内的能量叫你在这个时候懂得

了什么叫做永生， 那公主般的矫情娇气

竟如历经沧桑而铅华褪尽。
我有一次体验。 那是我抱着半岁的

婴儿坐在丈夫自行车的后面， 一个颠簸把

我从车上仰面摔去， 我已经看见了路上几

块锋利的石头， 竟毫不躲避地倒下去， 因

为我不能偏倚， 我要抱住孩子。 母性的

力量使我在那一刻交感神经亢奋， 力量

倍增。 打开棉毯， 娇小的女儿酣睡如初，
几 天 之 后 我 才 感 觉 到 后 背 上 的 伤 痛 。
《读者》 上有则短文， 写一母亲活活掰开

熊嘴， 不怕被咬断手臂， 从熊嘴里拽回了

儿子的手。 我想， 只有母爱的力量才能创

造这样的奇迹。 女人母性的成熟是生理和

文化双重进化的结果。
“任何一个成功的人， 在童年时代

都得到过母亲无比的宠爱。”
“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

这些睿智的语言， 无时不在我们的

生活中得以验证。
我从未高声斥责过自己的孩子。 从

她孩提时代第一次拒绝吃饭， 到上学后

第一次考试得了倒数第一， 以至后来从

遥远的呼伦贝尔考到大都市， 取得诸种

奖励， 进入外企， 乃至成为一个成熟睿

智的金融业人士， 我的一句话是永远不

更改的———小时候， 我把她搂在胸口上

说： “妈妈爱你”； 现在这是她手机里

经常出现的一条微信。 我的女儿明朗端

庄， 从容自信。 因为她是在爱的包容中

安然成长起来的。
高尔基说： “保护自己的孩子， 是

一种连母鸡都有的本能。”
问问自己， 我们凭什么去做一个母亲？
我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说， 她只结

婚， 永远不要孩子。 现在她和丈夫收入

颇丰， 每年云游四海。
许多的年轻人甘愿同居， 不结婚，

更不要孩子。
要强的你永远处于工作和情感的冲

撞之中。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女作家叶梅有一

次深谈， 我们都认为， 生一个孩子， 体

验得还不够。 女人不做母亲， 怎么能懂

得人生。 做了母亲， 才是一株枝繁叶茂

开花结果的树。
女性的一生， 真是波澜壮阔。 如果

初潮是大戏的开始， 绝经期就是一个起

承转合的故事中那个 “转” 的部分。 你

在一条自我奉献的轨道上走完了生命的

五分之三， 仿佛一列烧尽了燃料， 把重

负送到了站的列车。 现在你该往哪里去

呢 ？ 如果你在这个时期不自省 ， 不 明

智， 不懂自己， 是很容易迷失偏执的，
也正因为如此， “更年期” 成了民间话

语中的贬义词。
育龄时期的女性， 在哺乳和养育儿

女的时候有泌乳素等激素充溢全身， 发

挥一种自然的、 类似麻醉效应的作用。
你因此勇敢、 安静， 坚韧、 富于牺牲精

神。 在绝经期， 卵泡刺激素、 黄体生成

素水平升高， 可卵巢却不再给你提供宝

贵的雌激素， 导致你的身体内部发生了

一次不可控的政变， 你的意识变成一个

拼命夺回权力的君王， 你的身体则像点

燃了的火箭， 一味疯狂前行。
没有人能提供给你一本有关怎样度

过更年期的教科书 ， 却有数不 清 的 女

性， 在你的周围喋喋不休地谈着潮热、
愤怒、 心悸、 忧伤、 癌症……

还 有 社 会 氛 围 的 冲 击———提 前 离

岗、 空巢现象、 离异、 物质不足……更

年期的你哪里去找生命的支点？
有许多药物和运动的治疗方案， 却

没有一个能把更年期推出你生 命 的 方

案， 所有的女性注定在劫难逃。 那么为

什么林巧稚大夫会说更年期是女性的第

二青春期呢？
在科学的辞典里， 更年期是大脑一

种全新的变化， 是一种神经的重新连接。
几十年的生命经验， 日积月累的聪明智

慧 ， 使 你 不 断 成 功 的 时 候 惊 讶 地 发

现——— 卸去重负的轻松， 你那鬓角上的

银麦芒， 那眼角鱼尾般的皱纹， 那毫不

矜持造作的微笑， 无处不透露出一种对

生活的洞察和对生命的把握， 你为自己

终于有时间成为自己的舵手而感到幸福。
等待你的不是家务和事业搅在一起

的缭乱， 而是更单纯更自我的劳动。 你

不会为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忧愁， 你不

会因别人不再需要自己而失落。 自身的

丰富让你自足， 未来的 30 年里， 你将

始终生机蓬勃。 你不必刻意去模仿某位

杰出女性 ， 每一件事情 ， 哪怕 微 不 足

道， 都是你为世界做的， 也更是为自己

做的 。 你可以在别人的尊敬中 获 得 满

足， 也可以在独处的时候享受快乐。
你一天天变成大海， 波澜壮阔， 从

容自若。
哦， 说不完的你。

谢不请之恩
邹世奇

我 知 道 世 上 有 种 生 物 叫 “ party
animal” （派对动物 ）， 女的干脆就 叫

“party queen” （派对皇后 ）； 同时这

世上也有另一些人， 和我一样憎恶所有

的饭局， 这里说的饭局不包括三五知己

相聚、 一壶清茶聊一个下午那种———那

种叫 “偷得浮生半日闲”， 是烦恼人生

中的奖赏； 是的， 我特指某种无谓的应

酬饭局。
接待客户， 或者公司年会饭局， 那

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再苦再累咱也没

话说， 毕竟在职场混了这么多年， 基本

职业素养还是过硬的； 最怕莫名其妙的

饭局， 比如一个大项目结束， 或者仅仅

因为老板最近心情不错， 突然就要请骨

干员工吃饭， 美其名曰 “最近大家工作

辛苦 ， 聊备薄酒 ， 以表谢意 ”。 拜托 ，
感谢我你应该升我职 ， 不然的 话 加 我

薪， 至不济还可以发奖金啊， 干嘛请我

吃饭 ， 难道我家里缺饭 吃 ？ 觉 得 我 辛

苦了 ， 你至少可以做到不要人 为 进 一

步加重我负担 ， 不必说八小时 之 外 陪

老板吃饭本身就是一种加班 ， 且 看 看

我为了领受您的美意 ， 要额外 付 出 多

少成本：
饭局通常订在公司附近， 或离老板

家近的饭店。 这就意味着大礼拜天的，
我要像工作日一样， 穿过小半个城， 开

车或坐地铁一小时去上班 ， 哦 不 ， 赴

宴。 平时上班都淡妆呢， 赴老板的宴请

总不能素颜吧， 不然显得多奇怪多唐突

啊； 平时上班都职业装、 高跟鞋呢， 赴

老板宴请不能打扮得还不如平常精致、
讲究吧 ， 而这些都需要花时间 哪 。 化

妆、 弄头发加搭配衣服、 鞋子、 包包，
如果老板六点请我， 我最迟四点就要开

始准备、 五点就要出门呀。 然后晚宴结

束， 我还得花一个小时回家吧， 还得换

回家居服、 卸妆、 重新护肤吧， 这套程

序总也要小半个小时吧。 也就是说我为

了正常地出现在老板的筵席上， 幕后至

少还得多花费三个半小时。
然后， 江湖中人都知道， 一场饭局

通常不是从吃饭开始， 而是从等人 （多
半是等老板） 时的聊天、 打牌开始， 这

段时间大概是半小时到一个半 小 时 不

等 。 打 牌 咱 没 兴 趣 ， 看 别 人 打 牌 吧 ，
“观牌不语” 也挺没劲的； 剩下的就是

聊天了， 大家每天相处的时间已然比与

爱人相处的时间都长了 ， 好 不 容 易 熬

到节假日却还要凑一块儿尬聊 ， 想 想

都可悲。
口水话说过四五遍， 聊天实在聊不

下去了 ， 每个人也都饿得前胸 贴 后 背

了， 好容易正主儿登场， 饭局这才正式

鸣锣开场。 先共同举杯， 聆听老板的祝

酒词； 然后等老板们互相敬完， 大家就

轮番敬老板 、 副老板 ， 只敬一 次 还 不

够， 还要敬第二次； 然后每个人敬每个

人； 然后接受老板、 副老板回敬； 然后

大家各开脑洞， 副老板带着大伙儿一起

敬老板， 同一个部门的一起敬老板、 副

老板， 此部门的与彼部门的互敬……以

上敬酒大部分要有词、 有理由， 不能只

会说 “谢谢 ， 谢谢 ”。 到了这个时候 ，
已经说不得累、 无聊、 浪费时间了， 只

能打点起十二分精神， 迅速跟上节奏，
做满面春风、 乐不思蜀状。 好在大家都

是老戏骨了， 这点剧情完全不在话下。
只盼一切顺利 ， 千万不要有人 酒 后 话

痨， 无端拉长台本； 更不要有人豪兴干

云 ， 提出再去 K 歌……每次在饭局末

尾听到这个提议 ， 我 都 要 动 用 意 志 力

才能 抑 制 住 想 跳 起 来 打 人 的 冲 动———
K 歌 ， 那将 是 一 部 从 头 开 始 的 漫 长 灾

难片。
整个饭局中， 无数山珍海味流水一

样上来了， 即使不去想世界上还有六分

之一的人口吃不饱， 习惯晚餐吃少、 且

又处在工作状态的我们也吃不下。 但饭

局上永远有一类人， 会热心地帮你把所

有你不喜欢吃的食物堆在你面前， 还关

切地说： “吃啊， 别减肥， 你又不胖。”
于是， 努力控制热量的女生， 在这个晚

上习惯性或被动地吃了许多味同嚼蜡的

食物 ， 白白摄入大量多余的油 脂 和 糖

分。 至于喝下去的白酒就更别提了， 那

么辣， 关键那东西全是热量啊。 总之接

下去一星期， 天天晚上饿肚子都不一定

能减得回来。
觥筹交错地吃一顿， 怎么也要两个

小时吧 ， 加上等人 、 打牌的一 个 半 小

时， 算下来我为了吃老板一顿请， 前后

一共要花七个小时 ， 如 果 不 幸 还 有 饭

后活动 ， 那么这个时间可能就 是 十 个

小时。
而这七个或十个小时， 我原本是可

以在家里穿着睡衣、 不穿 bra、 趿着拖

鞋、 头发蓬乱地读半本书、 码两千字，
或者窝在沙发里追剧、 吃零食、 刷手机

的啊。 我的家阳光通透、 绿植婆娑， 家

人笑容温暖， 房子几万一平， 而我白天

能在家悠游自在的时间， 每周统共不过

十 多 二 十 个 小 时 。 老 板 出 一 顿 饭 钱 ，
我就要拿出我寸金难买的闲暇 时 光 的

一半来陪他玩 ， 还要飙演技 ， 对 老 板

的礼贤下士做出种种感激涕零 、 如 沐

春阳的反应。
我老家有句谚语： “千里之外赶一

嘴， 不如在家喝凉水。” 然也。 代价太

大的一顿饭， 即便是黄金宴， 人也不高

兴去。 有趣的是， 我发现我的老板也有

这样身不由己的时候———他其实也未必

乐意赴他老板的无聊宴请。 这非但没让

我心理平衡， 反而让我更加沮丧， 因为

这意味着即使我卖力演出， 到了他的位

置， 也仍然摆脱不了被更大的老板宴请

的 悲 剧 ， 难 道 这 竟 是 全 人 类 的 悲 剧 ？
“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

之中。”
杨绛写过 这 样 一个 故 事 ： 她 有 个

女同学， 曾请杨绛的名律师父亲为她打

官司争遗产。 官司赢了， 女同学获得了

一千多亩良田， 却不记得付律师费。 二

十年后的抗战期间 ， 杨绛父亲 老 病 穷

困， 这女子却又出现请教法律问题， 杨

家父女以为她终于想起律师费的事了，
没想到她只是把杨绛请到家里， 请杨绛

吃一碗五个汤团以示感谢 。 杨 绛 不 爱

吃 ， 女子死活逼她吃 ， 无奈勉 强 吃 了

两个 ， 恶心了许多年 ， 多年后 还 在 书

中愤怒地声讨 ： 她就以那两个 汤 团 回

报我的父亲！
我自知对公司的贡献绝没有一千多

亩良田那么多， 因此也绝无奢望老板的

感谢， 可老板却以宴请谢我， 这对我来

说无异于被硬逼着吃一碗又腻又肥的汤

团———我噎得翻白眼、 强烈反胃之余，
还必须保持微笑、 谢主隆恩不是吗？

据说现在流行以 “谢不娶之恩” 怼

渣男， 而我只希望遇见一个不爱请员工

聚餐的老板 ， 让我有机会在心 里 对 他

“谢不请之恩”。


